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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国内外药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异同，为我国高等药学教育改革和药学服务型人才培养

提供建议。方法：比较国外药学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分析我国高等药学教育和药学服务型人才培

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结果：我国高等药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发展需求产生新矛盾，应从药

学服务型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重新思考我国高等药学教育改革方向和制度安排。结论：我国高等药学教

育需要借鉴国际经验，适时推进药学教育改革，建立以药学服务型人才培养为主体，高等药学教育与执

业药师资格制度有效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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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higher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and service-
oriented pharmaceutical talent training. Methods: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and personnel training model were studied. The problems of the higher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and service-
oriented personnel training in China were analyzed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Results: Since new 
contradiction has been generated between the objective of talent training of the higher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demand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eform direction and system arrangement of Chinese higher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demand of service-oriented pharmaceutical 
talent training. Conclusion: The higher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of our country needs to learn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higher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and to establish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with the service-oriented pharmaceutical talent training being the main subject and higher 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effectively connecting with licensed pharmaci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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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教育，尤其是高等药学教育担负着培养

高级药学人才的重任。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当前的

药学教育培养模式与社会需求之间产生了新的矛

盾。当前的药学教育以培养从事药物研发、生产和

管理的人才为主要目标，在专业设置上偏重于化学

学科和制药工业，忽略药学服务型人才的培养。如

何改革偏重化学模式的药学教育以适应社会发展，

已成为我国药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1-2]。我

国高等药学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立足国情，重新

思考药学教育核心目标、价值，通过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做出新的规划和制度安排。

1   国外药学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
1.1   国际药学教育的发展和趋势

以培养药学服务型执业药师为主体的培养模

式已成为国际药学教育发展趋势和主体，也得到了

国际药学界的普遍认同。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药学

院在1992年几乎已全部设立6年制（2+4年制）药

学博士（Pharm. D）的药学专业学位，逐步废止了

5年制理学学士学位，并将药学学位认证、规范培

训与执业资格相衔接，将Pharm.D.作为唯一执业准

入学位。只有获得Pharm. D学位的药学生才能报考

美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海外药师要报考执业药

师考试，还需要通过附加的国外药学毕业生同等

水平考试（FPGEE）。美国药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of Pharmacy，AACP）的统

计数据[3]显示，2008-2009学年共有11516人获得

Pharm. D专业学位，而同期仅有458人被授予药学

专业哲学博士（PhD），767人被授予理学硕士

（MS）学位。最新数据[4]显示，全美135所药学院

校，在2014-2015学年中，共有13994人获得Pharm. 

D专业学位，同期只有561人获得PhD 学位。与美

国类似，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都以药学服务型Pharm. D 或药学硕士（Pharm. M）

等专业学位作为整个药学教育的核心和主体[3,5]。

亚洲国家也不例外，在药学教育改革中都

逐渐将药学服务型人才培养作为其药学教育的重

点。泰国是亚洲地区实行药学教育改革比较早的国

家，在1989年开始设立5年制临床药学硕士学位，

在1992年签订美-泰药学教育发展联盟协定（US-

Thai Consortiu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y 

Education）共同培养Pharm. D，1999年开始招收第

一批6年制Pharm. D学员，2009年所有药学院全面

实施6年制Pharm. D专业学位教育[6]。日本从2006年

开始实行6年制的药学教育改革，至今已经有90%

的药学院校转型施行6年制的药学教育，并建立了

比较成熟的药学教育与执业资格制度衔接模式，原

则上只有Pharm. D药学专业学位的毕业生才有资格

参加日本药剂师国家考试。韩国药学教育改革结果

和美国基本相似，韩国教育部与人力资源发展当

局决定从2009年开始将药学教育改为6年制，实施

Pharm. D药学专业学位教育[7]。

另外，国际上药学专业毕业生，绝大多数是

服务于直接面对患者的社区药房和医院药房。以日

本为例，根据日本2016年公布的数据[8]显示（数据

截至2012年12月31日，见图1），日本有280052名

药剂师，其中在社会药局工作的为153012人，在医

院和诊所工作的为52704人，其他还有74336名药剂

师分布在药品生产、批发、高校及医药管理部门；

近些年培养的6年制Pharm. D，37.9%去社会药局工

作，29.9%去医院和诊所工作，只有20%左右去药

品生产、批发企业工作，其余的12.2%去大学或去

医药管理部门工作。

图 1   日本药剂师执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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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际药学教育及核心课程
药学院系课程应涵盖学生建构药学核心知

识、技术、能力、态度与价值的相关学科[9]。美

国药学教育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Pharmacy 

Education, ACPE）建议药学教育核心课程包括5大

范畴，即生物医学科学（biomedical sciences），

药学科学（pharmaceutical sciences），药学行为

学、药学社会学与药事行政管理科学（behavioral,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pharmacy sciences），临

床科学（clinical sciences），药学专业实习经验

（professional experience）[10]。生物医学科学包括

解剖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学、免疫

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及生物统计学等；药学

科学包括药物化学、生药学、药理学、毒理学、药

剂学（包括药物剂型、药物递送系统、生物药剂学

和动力学）及药物分析学；药学行为学、药学社会

学与药事行政管理科学包括卫生经济学、药物经济

学、药事执业管理、药学沟通技巧、药学发展史、

药事执业伦理、药学社会行为学以及药事法规；临

床科学包括药品调剂学、药物治疗学、疾病处置、

流行病学、儿科学、老年医学、营养学、健康促

进与疾病防治、诊断学、急救、临床检验医学、

临床药品动态学、病患评估与处方评估、自我药

疗/非处方用药、药学信息及文献评估等；专业实

习经验主要包括医院药学实习和社区药房实习。

ACPE提出的实习时间标准，初级药学实习不得少

于课程总长度的5%，进阶药学实习不得少于课程

总长度的25%。

美国各药学院系几乎都是遵循ACPE推荐标准

开设Pharm. D专业学位核心课程。日本、韩国、泰

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开展药学教育改革时，几乎

都借鉴和参照ACPE推荐标准或者美国药学院校的

Pharm. D专业学位核心课程设计教改方案和课程内

容，设计药学生核心知识和能力要求[11]。

2   我国药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药学教育体系中，中职中专、高职高

专、本科以及研究生等各个学历层次都有，但形成

的药学专业学位培养模式与国外不同。现行的高职

高专和中职中专，学历层次偏低，年制较短，实习

时间有限[12]。本科教育基本是4年制的以药剂学、

药理学和化学学科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主要培养能

在药品生产、检验、流通、使用和研究与开发领域

从事药物检定、药物设计、一般药物制剂开发研究

等方面工作的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即培养通用药

学人才。研究生层次主要是科学学位，培养从事科

研、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创新性人才，且以实验研究

为主。

我国目前设有药学专业的院校数量很多，院

校水平参差不齐，药学课程体系、实习要求等差

异明显。与ACPE推荐药学教育核心课程、国外

Pharm. D专业学位核心课程相比，我国各个学历层

次的培养方案中，药学科学和药学行为学、药学社

会学与药事行政管理相应学科门类相对齐全，但生

物医学科学和临床科学明显薄弱，药学服务相关的

专业实务经验训练和指导欠缺。

我国药学教育的学历层次、培养方案、专业

要求和国际药学教育发展情况有一定差异[13]。药学

教育的模式出现了落后于社会需求的滞后现象，偏

离了药学教育的核心目标和价值。药学高等教育过

度偏重科学学位的人才培养，没有将提升药学服务

能力、指导患者合理使用药品（以“人”为服务对

象）作为教学重点和核心工作，忽略了药学服务型

专业学位人才的培养[14]。药学高等教育培养的毕业

生到医院药房、社区药房执业和指导合理用药的意

愿不强，相当比重的药学技术人员缺乏指导合理用

药的知识和实践能力，不能很好地满足提供药学服

务、促进合理用药等相应工作岗位与实际工作的需

要。我国高等药学教育发展，必须遵循高等教育规

律和医药学教育规律，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经验，

适时推进药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药学教育的

运行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方式。

3   高等药学教育改革和药学服务型人才培
养的建议
3.1   推进高等药学专业学位教育，加强药学服务
型人才培养

现代医药学教育中，医学和药学分设专业和

职业分工，主要目的是希望医学（培养医师）和

药学（培养药师）两者能分工合作，实现医师和

药师对患者健康的双重专业支持与保障。医学院的

医学教育目标和价值是培养为患者诊断治疗服务

的执业医师。相对应，药学院的药学教育核心目标

和价值应该是培养为患者合理用药提供专业支持的

执业药师。现在我国已有部分高等药学院校增设了

临床药学专业，并有“内外妇儿”课程设置，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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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增加了药物治疗学内容。2010年，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批准设立了药学和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注

重了药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15]，这是一个很好的趋

势。但笔者认为，我国药学教育改革不是在药学专

业以外增设临床药学专业，而是整个药学教育应逐

步由化学模式全面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

式，整个药学教育应回归到以培养临床药学人才和

药学服务型人才为核心[16]。针对我国高等药学教育

的实际情况，建议在总结以往临床药学办学经验的

基础上，尽快开展四至六年制的药学专业学位教

育。在原来四年制大学本科学程的基础上，适时调

整专业设置与教学课程内容，整合现有课程，适当

削减整合与化学相关的课程和学时，增加生物、心

理、社会医学相关的课程和学时，按照专业学位培

养模式，增加临床药学专业课程，加强进阶药学实

习，建立以“指导合理用药”为主要素质要求的全

新药学课程体系[17]。将药学服务型人才培养作为药

学院“专利”工作和中心工作。根据我国国情，药

学教育确实需要培养一些研究型的人才，药学院校

可以继续培养药物研发型人才，但药物研发型人才

培养不是药学教育主体和核心工作，应该仅仅是人

数不多的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的药学人才都应当

是服务型人才，药学教育的着眼点就应当是药学服

务（或药事服务），这是任何其他专业和职业都无

法替代的一个独立专业（研究型人才则可以被化学

家、生物学家，甚至工程学家所替代）。研发型人

才可以由制药工程、化学工程以及生物工程等更多

的工程专业来培养。另外，建议学习借鉴美国、英

国等国家经验，开展药学院系的统一认证，以保证

培养出来的药学技术人员都经过相对统一的能力标

准的专业教育和实训，具备系统的指导合理用药和

提供药学服务等方面工作所需的能力[18]。

3.2   药学教育改革与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有效衔接
药学教育和执业资格准入是系统提升我国药

学技术人员整体素质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工作。执业

药师准入标准和考试大纲受制于药学教育培养模式

和培养方案，执业药师准入标准和要求也能引导药

学教育改革和人才就业。无论是药学教育本身，还

是新医改和国家药品安全工作，都客观需要药学

教育改革与执业药师制度改革联动，科学理顺药

学教育和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关系，并使两者更好

衔接，从而能够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药学服务型人

才。通过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引导高

等药学教育动态调整药学服务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招生规模与结构，优化学科和专业设置，推动以提

高素质与能力为核心的药学教育改革[19]。

从国际上看，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药学教育

改革，逐步取消低学历教育，再逐步提升药学教育

学历层次和执业药师准入学历要求。基于我国药学

教育的实际情况，我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允许中

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各种学历层次的药

学及相关专业毕业生在从事药学专业技术工作一定

年限后报名参加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在药学教育与

执业药师资格准入衔接工作中，对于药学教育，应

尽快与国际接轨，取消药学专科及以下学历层次的

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提高学历教育的层次和要

求；对于执业药师资格制度，建议对已有的药学专

科以下学历的人员设定一个准许报考执业药师资格

考试的宽限期，再适时将执业药师准入学历要求提

高到大学本科，在建立有相对成熟的药学专业学位

教育之后，再将准入学历要求提高到Pharm. D [20]。

3.3   建设药学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和实施执业药师
精英培养方案

针对我国药学院校药学服务培养能力薄弱的

情况，可以由药师行业管理部门在高校、医疗机构

或药品零售企业设立药学服务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邀请优秀的国内外执业药师和药学专家在基地授

课、讲学，从而更好地培养师资队伍，然后进一步

扩大药学服务实训基地的规模、数量和服务对象。

另外，针对目前药学服务型人才就业难、意向弱的

问题，可以由专业委员会或者学会出面，整合各方

面信息和资源，出台和打造执业药师精英培养方案

和定向培养项目。在各药学院校选拔优秀药学本科

生、硕士生和执业药师，选派到欧美国家系统学习

和锻炼，并提供一定的鼓励措施，让这批人员回国

后能安心于药学服务工作，从而发挥执业药师精英

的示范、表率作用，并让公众和临床医务人员更好

地认识执业药师，认识药学服务型人才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 

4   结语
深化药学教育改革，发展药学高等教育，建

立与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药学人才培养新模

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新医改和国家药品安全工作

客观需要我国药学教育培养出高素质的药学服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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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药师[21]。药学教育应顺应国际药学教育动态发

展趋势，创新药学人才培养模式，完善高等药学教

育培养体系和功能，以培养药学服务型技术人员

和执业药师为目标和核心工作，并将药学教育的学

历文凭教育与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执业准入有效衔

接，实现药学技术人才培养、就业和技能提升的良

性发展，也逐步实现高等药学教育的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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